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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影與小說的Friends or Enemies無間關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踏入 12 月，《 終極無間 》 快將出籠，《 魔戒三部曲 》 和 《 哈利波特 》 第 3 集也準備就緒，坊間跟這些電影相關的讀物炙手可熱，閱讀中文電影小說，儼然成風，這個現象，是真抑幻？ 

電影和小說文字的關係，從來都是千絲萬縷的。他們是敵人還是朋友，需要忠誠還是注定背叛，相輔相成還是互相消弭，還是有更曖昧的關係？ 

其實，英語電影小說固然一早成行成市，港產中文電影小說在過去十數年，在流行讀物中也並不少見。 

先有電影，再有小說 
一般來說，中文電影小說都是先有電影，再有小說的，這又並非單純的電影劇本出版，像多年前電影雙週刊出版的 《 方育平三部曲 》 或最近的 《 無間道前傳 — 劇本．編劇論述 》，而是以流行小說簡潔易明的筆法，把電影的故事重述一遍，間中容或有些小變化，但基本劇情不變，看小說等於重溫電影一次，回味快感。 

看這種電影小說，甚至可以代替上戲院，像 《 戀上你的床 》，電影和小說的分別，可以說近乎零。媒介不同，對白情節，幾乎一樣，而看黃百鳴的電影小說 （如 《 家有囍事 》、《 跑馬地的月光 》 等），感覺也差不多。 

如果情況一直如此，也許中文電影小說根本不可能掀起甚麼閱讀風潮。 

差異，是趣味的來源；趣味誘發討論，討論則增加欣賞和詮釋的層次。 

以無間道為例 
電影 《 無間道 II 》 補充了第一集未完善的敘事，但直至李牧童的 《 無間道 I+ II 小說 》 出版，才幾乎填補了兩集故事的所有遺漏，包括交代了韓琛、黃志誠和 Mary 姐的三人行關係，劉建明為何愛上 Mary 姐；不少讀者覺得小說解答了觀影時產生的疑問，大呼過癮。 

然而，另一種反應則是完全 180 度的。另一批讀者正正不滿小說完全不留餘地，把所有想像空間都抹煞了。小說展示的趣味，跟電影的出入，也是大家關心和爭議的地方。 

誠然，電影和小說文字的關係，有更多可能，而這些可能，製造的差異也往往更大。 

先有小說，後有電影 

例如，把電影和小說的關係倒過來：先有小說，後有電影。 

嚴格來說，這便不能算作電影小說，只能算是電影改編所據的文本。中外經典不乏這些作品，我們當然不能說查理士狄更斯的 《 孤星血淚 》或米蘭昆德拉的 《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》 是電影小說，甚至克拉克的科幻名作 《 太空漫游 2001 》、《 2010》 或近年大紅大紫的 《 哈利波特 》、鹹魚翻生的 《 魔戒 》，都不能視為正式的電影小說，之不過，有時情況會顯得比較複雜。 

那就是：電影改編自小說，但小說因電影而作出修改，出現新版。 

例如多年前李碧華的 《 誘僧 》，本來只是一篇只有數頁的短篇小說，改編拍成電影時，一部擴大而成的中篇故事乃告出籠；又如李志超的 《 心猿意馬 》，本是其短篇小說集的 《 等待颶風 》 的一個小故事，拍成電影後，篇幅倍增，而今年其爭議之作《 妖夜迴廊 》，也有電影版與非電影版的分別。 

小說和電影同步生產 

當然，更有趣的，是小說跟電影同步創作，彼此互動影響，誰也不改編誰。 

像奪得 2002 年度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最佳電影的 《 天下無雙 》，它的電影小說（今何在著，上海文藝出版） 雖然帶上不少電影劇照，但故事其實與電影大有出入 —長公主和小霸王不能在一起，不是因為他的怯懦，而是因為時空無情的相隔；鳳姐沒有嫁入宮，因為她喜歡的不是皇上，而是出宮的乞丐 （雖然兩者是同一人） …… 看了電影，對看小說有很大的幫助 （監製王家衛語），但小說和電影，又始終是各自獨立，互為補充。 

近年，透過繙譯，英語電影小說也打入了中文讀物市場，而隨著流行電影小說的普及，也帶動了讀者開始注意所謂藝術電影小說，像基斯洛夫斯基的電影小說 《 十誡 》，像伊力盧馬的 《 六個非道德故事 》。在這些較重視複合層次的文字作品中，差異和可以引發討論的地方無疑更多，而真正閱讀風氣的傳播和深化，可能就在這裏開始。 

電影與文字的孽緣 
如果能以字句描寫一個故事，又何必將它拍成電影呢？如果要拍成電影，又何必以字句去描寫它呢？究竟是文字為電影作好準備，抑或文字是電影的紀錄？ 

伊力盧馬在 《 六個非道德故事 》 （台北時報中譯本，1996） 中一開頭便提出這些問題。影迷都清楚，「六個非道德系列」，是伊力盧馬 1962-1972 年拍成的六齣電影，作品令他在國際影壇聲名鵲起，1974 年短篇小說集 《 六個非道德故事 》 出版，驟看之下，很多讀者都以為那是從電影劇本截取出來改寫的故事，但原來那是電影拍出前便寫成的文字；有趣的是，那並非電影劇本的原型，但作者甫落筆，便考慮到把故事搬上銀幕的可能性，換言之，那是一些想著電影鏡頭寫成的文學作品。 

關於電影和文字的關係，伊力盧馬的確說得好： 

「拍一部電影，拍攝是主要的，故事只佔次要的角色。電影劇本就它本身而言，沒有任何價值。…… 就文學範圍而言，電影靠幻影來填滿真實，逃避它的責任。…… 在沒有鏡頭拍攝的情況下，文字應該傳達多采多姿的描繪，人物的鮮活素描，動作場景的形容。這一層功夫，我並沒有做。…… 如果能做一個好的小說家，又何必當導演呢？」 

外國電影小說成行成市 
電影小說，一直是英文通俗小說的一大暢銷書種。 

把電影劇本改編或發揮為文字單行本出版，在美國已有相當長的歷史，幾乎每一齣荷里活製作都起碼出一本小說，在錄影帶、VCD、DVD 之前，它甚至是電影發行的主要副產品，一般是 paperback，pocket size，方便攜帶，為上班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時隨意閱讀而設。 

這些小說，往往不是電影公映之後才撰寫，而是在宣傳之際，坊間已可購得，這在荷里活製作須一早有劇本，故事經千審百改才出街的情況，並不難為。成功的電影，其電影小說甚至可自我延伸，即使電影不會拍續集，小說仍可一集一集的寫下去，例子俯拾皆是，如 《 星球大戰 》、《 異形 》、《 鐵血戰士 》等。 

電影小說閱讀和討論，在網絡普及之前，是形成 cult 的一大動力。本港英語小說市場，荷里活電影小說也佔有很大的比例。好的電影小說，每能刺激起觀影前後的討論，記憶之中，爭辯《 阿甘正傳 》中珍妮應否死去一度成為話題 （電影死，小說不死）。流行，是公共空間討論的其中一項元素；比較小說和電影，曾令不少看英語電影小說的觀眾，比一般觀眾多了欣賞和思考的層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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